
評

論談小說四要素一以劉以鬯作品為例說明 秀實
《中國語文教師手冊》 （姚麟園主

編，上海教育出版社）為小說下定義：
文學體裁的一種，其特點有三；

一、以藝術概括的方法塑造人物形象，
二、具有完整的故事情節，三、對環境
作具體描寫。

相對於各種現代文學的類型 。小說

是一種「動態文體」，發展最快，派流也
最多。以上的引言只能解釋傳統小說的
涵義 。有人說 ，小說家的根本任務就是

要傳達對人類經驗的精確印象 ，而耽於

任何先定的形式常規只能害其成功 。

（小說的興起 ，伊恩·P·瓦特著。
高原譯 ，三聯書店 ）故此前衛的小說家

總是富實驗性的作家 ，不甘於馴服於傳

統 。不過無論怎樣變化 ，小說的構成要

素仍舊是不可不談的 。

一般而言，構成小說的四要素是：
人物 、情節 、環境 、主題 。當然 ，不同

的文學評論家有不同的看法 。有的少至

「三要素J，如韋勒克·沃倫的「情節、
人物塑造和背景」（《文學理論》，三聯
書店）；有的則多達「八要素」，如王蒙
的「人物 、衝突 、情節 、細節 、意境 、

色調、節奏和主題J（《漫話小說創

作》），上海文藝出版社）。這�，採
其折衷 ，分談四要素 。

第一是「人物一

小說和詩文最大的分別在人物的刻

劃塑造 。小說常通過形象描寫 、語言運

用 、內心刻劃 、環境渲染等方法來寫人

物 。直接對人物予以外形上的描繪 ，是
常見的方法。《紅樓夢》是個好例子。

《紅樓夢》這種以精巧工筆來寫人物形
象 ，更成了現代中國小說的一支 。語言

的運用分兩種 ，即對話和獨白。其中獨
白體是內心語言的表露 ，是語言「隱性」

的運用。刻劃人物的內心，最為人屬知
的是「意識流小說」。這種小說主要在否
定理性 ，表現人物的意識流動 ，使不同

時空相互滲透，而呈現出多層次和多線

索的結構。本港作家劉以鬯的 《酒徒》
便是中國第一本意識流小說 。渲染環境

來烘托人物是常用的文學手法 ，詩和散

文也不乏例子 。原理是把人物的內心或

感情投射在外境上來寫 。如詩句「感時

花濺淚，恨別O鳥驚心J，以詩見文，其
理相同 。

有極少數的小說是沒有人物的。動
物小說用的總是「擬人法J，雖說無人
物 ，其實背後是有人的影子在 。也有的

™�是不寫人 .卻以環境的描繪見出人的

處境和遭遇。如劉B以H鬯的 《吵架》。開
首是 ：

牆上有三枚釘。兩枚釘上沒有掛東
西，一枚釘上掛™�一個泥製的臉譜。那
是閉™�眼睛而臉孔搽得通紅的關羽 ，一

派凜然不可侵犯的神氣 ，令人想起「過

五關」「斬六將」的戲劇．〕。另外兩個臉譜

則掉在地上，破碎的泥塊，有紅有黑，
無法辨認是誰的臉孔了。
天花板上的吊燈，車輪形。輪上裝

™�五盞小燈，兩盞已破。
茶几上有一雙破碎的玻璃杯。玻璃

片與茶葉羼雜在一起。那是上好的龍
井 。

座地燈倒在沙發上。燈的式樣很古
老。用紅木雕成一條長龍。龍口擊™�四
條紅線，吊™�六角形的燈罩。燈罩用紗
綾紮成，紗綾上畫™�八仙過海。在插燈

的橫檔上，垂™�一條紅色的流蘇。這座
地燈雖已傾倒，依舊完整，燈罩內的燈
泡沒有破 。

相反，中國古代章回小說，常以大堆頭
的人物取勝 。四大名著均有上百的人物

登場。可見傳統小說中人物的重要性，
而好的小說也總為讀者留下難以忘懷的

人物形象。如川端康成 （古都）�的孿
生女苗子（山區）和千重子（城鎮）。
雖則作者遺憾，「沒有找到一個京都姑
娘，像我在 《古都》�所要描寫的形
象J，（見 （川端康成談創作｝，葉渭

渠譯，三聯書局）。但人物塑造竟是成
功的 ，因為讀者對她們已留下模特兒般

的印象 。

第二是「情節」。
人物的活動構成了小說的情節。傳

統小說特別講求的「衝突J，便是小說常

見的情節一種。衝突是形形色色的不
同，多角的、兩角的、自身的都有。有
這麼的一種看法 ：角色的性格決定情節

的發展，這是嚴肅文學；反之則是流行
文學 。由此可見人物和情節實有不可割

裂的關係 。

有的小說特別注重情節的鋪排 ，這

種鋪排是跟從「開首 、發展 、高潮 、結

局」的公式。所謂「高潮」，並不一定是
衡突的表面化 、激烈化 ，許多時反倒是

一種寧靜的局面。有的小說運用了雙重
情節，王文興《家變》便明顯的運用了
兩線發展 ，以交叉互牽的方法安排父子

各自的遭遇 。

一般而言 ，武俠小說 、科幻小說多

以�迴路轉、出人意表的情節吸引讀
者 ；而新時期的傷痕小說 、反思小說等

則多淡化了情節 。以柔弱的調子演化故

事 。可見情節在小說�的重要性端視作

者如何處理 。

比較傳統小說� 的人物和情節兩

者 。人物可以用概括或典型的藝術手法

處理 ，但情節卻一定要合乎情理 。否則

便予讀者不™�實的感覺 。

五十年代在拉丁美洲興起的魔幻

現實主義」小說，是傳統小說情節的革
新（這種小說的興起，固和拉美的地
理、歷史、政治有關，但也有文學上的
因素 ）。內容雖則超現實超自然 ，卻不

失其™�，呈現一種神奇的現實 。論者以

為這種小說所呈現的世界是「雙形而不

失™�的現代神話世界」，是哈哈鏡�的
現實 。

有的小說，純粹著眼於情節。人物
只是演出的角色。劉以鬯的 《打錯了》
便是個好的例子 ：

電話鈴響的時候，陳熙躺在床上看
天花板。電話是吳麗嫦打來的。吳麗嫦
約他到時利舞台」去看五點半那一場的電
影。他的情緒頓時振奮起來，以敏捷的
動作剃鬍、梳頭、更換衣服。更換衣服
時.噓噓地用口哨吹奏 《勇飲的中國

人》。換好衣服，站在衣櫃前端詳鏡子
�的自己 ，覺得有必要買一件名廠的運

動衫了 。他愛麗嫦 ，麗嫦也愛他 。只要

找到工作，就可以到婚姻註冊處去登
記。他剛鞊從美國回來，雖已拿到學位，
找工作，仍須依靠運氣。運氣好 ，很快
就可以找到；運氣不好，可能還要等一

個時期。他已寄出七八封應徵信，這幾
天應有回音 。正因為這樣 ，這幾天他老

是呆在家等那些機構的職員打電話來，
非必要，不出街。不過，麗嫦打電話來
約他看電影 ，他是一定要去的 。現在已

是四點五十分，必須盡快趕去「利舞

台」。遲到，麗嫦會生氣。於是1大踏
步走去拉開大門 ，拉開鐵 閘 ，走 到外

邊，轉邊身來，關上大門，關上電閘，
搭電梯1下樓1走出大廈，懷™�輕鬆的

心情朝巴士站走去。剛走到巴士站，一

輛巴士疾駛而來。巴士在不受控制的情
況下衝向巴士站，撞倒陳熙和一個老婦
人和一個女童後，將他們輾成肉醬。

電話鈴響的時候，陳熙躺在床上看
天花板。電話是吳麗嫦打來的。吳麗嫦
約他到「利舞合」去看五點半那一場的電
影。他的情緒頓時振奮起來，以敏捷的
動作剃鬚、梳頭、更換衣服。更換衣服
時. 噓噓地用口哨吹奏 （勇飲的中國
人）。換好衣服，站在衣櫃前端評鏡子
�的自己，覺得有必要買一件名廠的還

動衫了。他愛麗嫦，麗嫦也愛他。只要
找到工作，就可以到婚姻註冊處去登
記。他剛從美國回來，雖已拿到學位，
找工作，仍須依靠運氣。運氣好·很快
就可以找到；運氣不好，可能還要等一

個時期。他已寄出七八封應徵信，這幾
天應有回音。正因為這樣，這幾天他老

是呆在家等那些機構的職員打電話來，
非必要，不出街。不過，麗嫦打電話來

約他看電影，他是一定要去的。現在已
是四點五十分，,必須盡快趕去「利舞
台」。遲到，麗嫦會生氣。於是，大踏
步走去拉開大門⋯⋯電話鈴又響。以為

是甚麼機構的職員打來的，掉轉身，疾
步走去接聽。聽筒中傳來一個女人的聲
音：「請大伯聽電話。」「誰？」「大伯。」
r沒有這個人。Ir大伯母在不在？Ir你
要打的電話號碼是，··⋯？」「三一一九七

五·⋯州「你想打去九龍？」「是的。」「打
錯了！這�是港鳥！」憤然將聰筒擲在
電話機上，大踏步走去拉開鐵閘，走到
外邊，轉過身來，關上大門，關上電
閘，搭電梯，下樓，走出大廈，懷™�輕
鬆的心情朝巴士站走去。走到距離巴士
站不足五十米的地方 ，意外地見到一輛

疾駛而來的巴士在不受控制的情況下衝
向巴士站，撞倒一個老婦人和一個女童
後，將他們輾成肉醬。

第三是「環境」。

作者為小說人物所選擇活動的架

構，便是環境。環境由時間和空間兩者
組成。現在我們常聽人說，九七為香港

作家提供了創作的契機 。若以小說言

之，則這種環境經驗在世界上是獨一無
二的 。作為香港作家 ，確是個值得把握

的機會 。以九七後過渡時期為環境的小

說，梁錫華有 《頭上一片雲》，劉以鬯

在更早有《一九九七）
一般而言 ，環境得和人物配合 ，

「歷史小說」更受一定環境的限制，不得
踰出那個時代 。如南宮博以三國時代為

背景的 《洛神》，高陽以清末為背景的
《胡雪巖全傳》等。

從另一個角度去看，環境可分為自
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兩種，即作者所提供
的小說卷幅是「風景晝」還是「風俗畫」的
區別。海明威的《老人與海》是風景畫，
狄更斯的《雙城記》是風俗畫。若從整
個大卷幅縮小來看·則環境的描寫更是
不可忽略的小說技法 。

善於運用環境描寫以烘托人物活

動 ，才能增加藝術的感染力 。舉個例

說，張賢亮的（男人的一半是女人》在
安排我與她的相遇，都有一段刮風的天
氣的描寫。劉以鬯的 《他有一把鋒利的
小刀》，大卷幅是七十年代初的香港。
那時的香港沒有海底隧道 ，從尖沙咀坐

天星輪船到中環得付兩毫半；沒有六合
彩 ，人們仍在買馬票 ；中環海皮新填地

平民夜總會仍在 ；一角錢仍可購買一張

中午出版的晚報；市井間流行的用語有

「十三點」、「書院仔」、「青蟹紅底」等
等。像這些便是大卷幅所提供的。但寫
到主角阿洪作案前 ，對環境有如此的描

述，以烘托他心態的轉變。這種環境，
確是作案的好時機：

這時候，平地刮起一陣狂風，樹叢
再一次在搖擺時發出悉悉聲。抬頭望
天，天上黑壓壓的佈滿烏雲。風勢轉
大。站起身，朝前走去，打算到前邊巴

士站去搭車。走下山坡，見到前面山邊
停™�一輛黑色的私家車，站定，睜大眼
晴遠望。雖然光線暗淡，仍能見車廂�
坐™�兩個人。那兩個人好像在談心。也

好像在接吻。情緒頓時緊張起來，不自
覺地探手衣袋，將那把鋒利的彈簧摺合
刀拿了出來。這時，風勢轉弱了，沒有
落雨。（按：省去五段內心獨白。）

第四是「主題」。

有人說 ，主題是塑造小說人物的依

據，也是作者創作一件藝術品的目的。
最常見的是單一主題的作品，也有雙主
題或多主題的。白先勇《芝加哥之死》
藉吳漢魂的自殺強烈傳達中國留學生的

悲哀，可看作是單一主題的作品。他的
另一本作品《台北人》，集多個短篇表
達一個主題：「舊時王謝堂前燕，飛入
尋常百姓家J。
但文學作品的欣賞理解是互動的。

許多時因為對作品剖析發掘的深淺而看
出不同的主題。如王朔的《各持一詞》，

可看作是揭露社會上青年犯罪問題，也
未嘗不可看成是對同一事不同的�述，
所謂「羅生門」是也 。

主題常常是隱藏在小說內 。但也有

的作家惟恐讀者不明白，藉主角之口說
出主題來 ，尤有甚者 ，現身說法交待主

題。我以為這兩種情況應避免。
「反主題情況一 這是小說批評學的

一個名詞 。一般而言 ，小說的人物 、情

節和環境都得和主題配合 ，若出現和主

題不配合的情況 ，則削弱甚而破壞了藝

術力量 。於創作而言是危險的 。故此 ，

有經驗的作家會告訴你，「先在草稿的
第一頁把主題寫下來，在寫作過程中應

隨時顧及此主題es（見D·K·Findly
《主題與故事》，學生書局）。
劉以鬯《對倒》是一部12萬字的長

篇。主題一：藉兩個不同的人物之眼再
現七十年代香港的社會狀況。主題二：

男主角是從上海來的異鄉人 ，喜歡緬懷

過去；女主角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，喜
歡憧憬未來 。小說藉他們兩人的生活刻

劃人生如夢。白舒榮說：以他們）都
活在白己的綺夢�，惜乎前者舊夢難
再，後者好夢難成。這種於人生的無奈

和無力感，使整篇車喧人囂、縱橫捭闔

的作品，瀰漫™�淡淡的悲涼」＜見《對
倒》，中國文聯出版公司）。主題三：
寓意人生的軌跡各有不同 ，雖生長在同

一時間空間之中 ，然而各有前因 ，各擁

未來。正如小說結尾所寫：
想™�過去的種種，淳于白再也不能

安睡。翻身下床，走去窗邊。太陽已升
起。窗外有晾衫架，一隻小鳥從遠處飛
來，站在晾衫架上。
稱過片刻，另一隻小鳥也飛來了，

站在晾架上 。

然後兩隻鳥一同起飛，一隻向東1
一雙向西 。

創作好的小說 ，作者的個人經驗是

重要的 。當然 ，生命有限 ，我們不必事

事親歷 ，方才下筆 。但若無親身的經

歷 ，搜集的詳細 ，考證的清楚 ，仍是重

要的 。否則一點瑕疵 ，便足成為敗筆 。


